
322022年1月19日 星期三文学评论/新闻责任编辑：行超 王觅

■创作谈■新作聚焦

《刹那》是何向阳继《青衿》《锦瑟》后的
第三部诗集，收录108首短诗和35幅摄影
作品，记载着何向阳在一段生命特殊时期内
对生与死的思索。何向阳说：“我从未在一
部作品中这样直接、开放、断然，从未这样从
身体到心灵到灵魂全然打开，释放本心。这
部以断句面目呈现的诗集之于我个人的价
值超出一切文字，这可能也是生命的隐喻。”
面对母亲的离世，父亲与自身病痛加身的生
命晦暗时刻，诗成为了诗人记载思索，排解
愁绪，振奋心气的方式——“当生命中的一
些事物猝不及防，推至面前时，你所能使出
的应对可能只会是诗。”

于是在《刹那》中，何向阳作为诗人的主
体形象极为突出，内心情绪的变幻流动呈现
在短句短章的表达之中。“我”时而静心修
行，“面水而坐/黯然不语”，时而愤懑苦痛，

“愤怒的火/将胸膛灼热/打铁/铸剑/黑衣
人/在闪电下高歌”。情绪摇荡间，来自生活
的病痛与焦虑闪现在诗歌的暗面，构造了个
人的精神截面。诗集中大部分诗篇虽由断
句构成，并未形成复杂的结构，但蕴藏的内
在能量不可小视：“我喜欢在宁静的夜里/听
远处仍在路上的隆隆雷鸣”“一个觉者站在
山顶/风的力量不能将她移动”，雷鸣声隐隐
浮现在断句外，给予何向阳“病痛中的一种
引体向上的力量”。

短诗的形式难以支撑诗人的复杂思考
建构或情感流变，却便于表达情绪与温度。
在《刹那》的诸多短诗中，“刹那”间的感悟演
化为种种图景、动作、心境的勾勒与速写，这
些带有不同情绪与温度的短诗交汇营造出
诗集的复杂织体，令人想起古诗十九首中与
之相似的整体与连通感。例如，许多短诗围
绕自我对病痛的抵抗历程展开，简朴的诗句
下常常隐藏着张力：“我日夜躺在这里/看月
亮如何从圆满变成了一半”，病床上对月亮
的观察伴随时间日复一日地流逝，何向阳有
意回避书写病床上的无聊与痛苦，试图在“疾
病王国”中寻找诗性。随之连读或对读会发
现，诗篇还出现了这样一些诗句：“给你我胸
中之血/给你我暮中之光”“一条路的尽头/另
一条路缓慢地开端”“一个修行的人在林中
缓缓前行”“把玫瑰写在额上/你就能在地狱

中穿行”……病床上的细致观察，向神明呕
心沥血的祈求语调，修行者的漫漫长途，诗
句逻辑演变如意识流的跳动，精神的审视与
场景形象塑造并行齐出。对现实凝重与苦
痛的抗衡抽象化作“修行”的诗境，保持平和
心态的诗人逐渐发现了一条充满希望的内
在探寻之路，得以直面命运，获得重生，诗句
也被赋予了冲淡而隐忍的力量：“我独步银
河/为的是溅起星星/照亮这段最暗的旅程”。

伴随着诗人修身养性的主体形象建立
的同时，诗行中也反复闪现着一个“你”。作
为第二人称代词，“你”指向潜在的诉说对
象，诗人通过“你”与自我和诗歌沟通，于是
在《刹那》中，自我与诗歌的关系出现了奇妙
的叠合。

“你”在诗中反复变更着身份与位置。
有时，“你”直接指向具体的人，如“原谅我不
能身随你去/只能把这一行行文字/沉入海
底/陪你长眠”，对母亲的诉说伴随着关于生
死的思考；有时“你”指向创作的终极目
标——对诗之精粹的追寻：“我已经写了那
么多/但还没有写出/你”“火中之焰/石中之
玉/诗中之你”，“你”是石中玉般具有核心与
精华性质的诗歌结晶；而有时，“你”是一个
带有启示气息的神秘身影：“我只要一座花
园/一个你/坐在对面”“你连续三天问我同
样的问题/我想了三天仍没有最后的答
案”。隐约可见诗集贯穿着一个神圣的或许
是诗歌本体的形象，它在精神世界的“花园”
中与万物叠合，骤然获得超人力量，这一“诗
歌之神”不断质问诗人自我，使她陷入怀疑
与犹豫，并开启自我反思与自我诊治：“你若
信神/神必会为你降临”“你就是你所创造的
宇宙”“你之今日所是/即你昨日所思/你之
今日所思/即你明日所是”。在一系列对

“你”的求索追寻中，自我完成了生命的确
证，个体精神力量得以加强，于是诗集后半
部分中“你”强大的意志力量逐渐隐淡，诗
意、自然、自我与“你”交叠出现于诗中，点染
出万物繁盛的自然场景，病痛痕迹无影无
踪：“你在我耳边说的那些温柔的话/一如原
野上盛开的轻盈的花”“你温暖的句子如一
匹白马/带我去的地方/万物葳蕤/水草丰
盛”“停在半路的雨/海面上的微熹/山坡漫

步的薄雾/田野中疾走的/你”，同样是对山
水的描绘勾勒，诗集最后的意境和开篇“群
山如黛/暮色苍茫”“暮色渐暗/夜已露出它
狰狞的面容”相比而言终归安宁。“你”（或许
便是诗）见证参与诗人由迷茫痛苦与自我缠
斗到平和有爱的艰难精神历程。

作为一本图文诗集，《刹那》中的摄影作
品与诗作互文，注重构图的光影与线条——
斑驳曲折的水中波纹、高楼的水面倒影、树
枝搭建的复杂图景与碎石横生的重力感构
成了别有洞天的微观世界。摄影作品的无
人之境指涉着何向阳对自然的细腻洞察与
爱意，她是诗作中对水静坐的修行者，融入
自然的同时将个体的爱逐渐转化为一种博
大力量。何向阳赞同希尼的观点：诗必然要
超越自我质疑、探索与诊治的阶段，转化为
一种“公共资源”，为进行转换，“感情，尤其
是爱，是诗歌的伟大动力和源泉。”《刹那》中
的短诗与摄影作品的情感波动最终指向爱
的力量——“再低一点/低到最低的尘埃/听
那孱弱而坚定的声音/说：爱”。

诗人米沃什曾指出：“意识到二十世纪
诗歌见证了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存在着严重

混乱，这本身也许是自我治疗的第一步。”他
试图反拨现代诗歌在二十世纪面对现实恐
慌而日益混乱与复杂的趋势，诗歌回应现实
为什么一定要以复杂含混的形式？为什么
不能简洁明畅的直抒其劲力？某种意义上，
《刹那》便通过短诗展现了诗歌最直接的救
赎、净化作用与生命力量，“一行行几乎不曾
细想而是纷至沓来的句子，如长长隧道的一
束束亮光，让我看到的不只是隧道中长的暗
的现实，更是暗黑隧道外不时闪现的光芒与
明媚的召唤。”写下短章短句的“刹那”帮助
诗人在黑夜中点亮一道光源，或许更是打开
有关诗与个体如何相互砥砺，如何由文学通
向生命，通向爱的一扇窗。“嗯，这一切安详
宁馨/带皮的土豆/紫色的洋葱/西红柿的牛
尾在炉上沸腾/昨夜的诗稿散落于/乡间庭
院里的/长凳”。当诗人在诗的光芒下脱离
现实漆黑茫然的隧道，那些有关病痛与挣扎
的经验随着散落的诗稿在乡间庭院渐渐褪
去，“安详宁馨”的日常生活气息喷涌而
出——这是柔韧而坚定的诗歌力量，它超越
了个体经验中的伤病、哀痛，而通往人类生
命中永恒而弥新的爱。

何向阳诗集《刹那》：

当诗人在诗的光芒下当诗人在诗的光芒下

脱离现实漆黑茫然的隧道脱离现实漆黑茫然的隧道，，

那些有关病痛与挣扎的经那些有关病痛与挣扎的经

验随着验随着散落的诗稿在乡间散落的诗稿在乡间

庭院渐渐褪去庭院渐渐褪去，，““安详宁馨安详宁馨””

的 日 常 生 活 气 息 喷 涌 而的 日 常 生 活 气 息 喷 涌 而

出出——这是柔韧而坚定的诗这是柔韧而坚定的诗

歌力量歌力量，，它超越了个体经验它超越了个体经验

中的伤病中的伤病、、哀痛哀痛，，而通往人而通往人

类生命中永恒而弥新的爱类生命中永恒而弥新的爱。。

可以确定地讲，这是我迄今为止最
重要的一部作品，而不是之一。

如果有后人研究，我也将如此提
示。身为诗人，同样作为一位评论家，我
可以负责任地对自己的作品下此断语。

这也是我写作间歇最短的一部诗
集。是我写作距出版时间最短的一部
诗集。——要知道，我的第一部诗集写
作到问世用了整 30 年。而这部诗集的
全部写作不足三个月。但这三个月之
于我，心理上并不比 30 年短，时间在此
呈现的质地又哪里是长度和数量能
比！是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部诗集真
实录记了我生命中最艰难最晦暗也最
残酷的岁月。

2016 年 5 月 6 日，我和哥哥赴青岛
将母亲的骸骨安葬大海，完成了母亲一
直以来海葬的遗愿。24 日我确诊乳腺
结节并做局切，30日出院。当天父亲体
检结果不好，6月24 日父亲确诊胰腺占
位早期，当天我手持电话，一边嘱托友人应对困难，一边抵抗
自身病痛，心绪已然跌入人生的谷底。父亲月底来京，多方论
证后于7月12日手术并于25日顺利出院。两个月来的心身磨
折，或是成就这部诗集的关键。

而这一切的发生与完成，在我5月8日电话中答应朋友约稿
时绝未想到。

是。我从未在一部作品中这样直接、开放、断然，从未这样
从身体到心灵到灵魂全然打开，释放本心。这部以断句面目呈
现的诗集之于我个人的价值超出一切文字，这可能也是生命的
隐喻。毕竟，藏在评论之后的文字多思、犹豫、沉郁而怀疑，当生
命中的一些事物猝不及防，推至面前时，你所能使出的应对可能
只会是诗。

“刹那”，本是我第二部诗集的书名，那部诗集计划辑入上世
纪90年代至2016与诗神的相遇，也已整理大半，但不意与死神
擦肩，这一书名借用于这第一部诗集或许更为合适，当然也是我
第三部诗集，第二部《锦瑟》诗集已出。或许起初，这个“刹那”就
已有某种转折或须直面的巨大隐喻。只是我未曾意识。我想
说，在此最艰涩最阴霾时刻，是诗救了我，那些诗句，如一只只援
手，拉我从地狱的门口走了出去。

一行行几乎不曾细想而是纷至沓来的句子，如长长隧道的
一束束亮光，让我看到的不只是隧道中长的暗的现实，更是暗黑
隧道外不时闪现的光芒与明媚的召唤。

我想，这就是病痛中的一种引体向上的力量。我从未如
此强有力地感受到诗意的强劲之美，以前我只是迷恋于它低
吟的柔弱的美，它纤弱的样子曾是多么吸引我呵，而今我见
识了它抵抗的美，如此不一样的精神，在诗中完整地呈现，以
致我有时在写作过程中对病痛能保有一种复杂的感激的心绪。

也许这正是一种“作为隐喻的疾病”。而这正是与我同病的
苏珊·桑塔格在上个世纪写下的对抗之书的书名。在那部书中，
她讲：“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
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
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
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疾病，以刹那的方式呈现，而
与之对面的人，则须通过探索去找到本心之药。

这部诗集见证寻找，见证重生，是我重新得到另一个王国护
照的一种方式。

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在评论沃尔科特诗歌时曾讲，他的
诗“已超越了自我质疑、自我探索、自我诊治的阶段而变成了一
种公共的资源。他不是鼓动家，他所能鼓动起来的是宽宏大
量和勇气。我相信他会赞同霍普金斯的观点：感情，尤其是
爱，是诗歌的伟大的动力和源泉。”我欣赏这个评语，它确切
地说明了诗必然要超越一己的“自我置疑、自我探索、自我诊
治的阶段”，而变成一种“公共资源”。这部诗集的印制正想
还原这一动机，而成为“公共资源”的目的不是为了某种鼓
动，而是保有一种先于文字的朴素信念，感情的，“尤其是爱”
的信念，我认同它必将超越病与恨，是“诗歌的伟大的动力和
源泉”。

最后，感谢朋友们，原谅我不能一一写下你们的姓名。那一
张张面孔上的关切、焦虑、不安与期待也是这些诗句产生并牵引
我回到你们中去的强有力的动因。

记得数年前与先生在法国，常听当地人讲到一句谚语，
“c'est la vie”。中文译为“这就是生活”。无论好坏，生活就是生
活，承认它也好，改变它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中的快
乐，快乐才是生活的目的，同时也是诗的目的。

C'est la vie！法国人认同它也许是在诸多烦恼之上还承认
生活有其喜感的一面。生活的本质就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不能
少，但是最重要的在于从中找到生活中最本真的我。无时无刻，
这个找到，便是快乐。

这就是生活。
而生活给予我们的爱的体验，无论其充盈、丰裕还是缺失与

教训，都是诗的，是诗的重要源泉。
写到这里，我的面前现出一道彩虹，现实中我不断地与之相

遇，仿佛神启。2016年5月23日傍晚，术前一天，它出现在北京
上空，我在协和病房中仰望着它，心生感慨。正如现在我要交出
这部诗集一样，心中的虹又哪里会沉入黑暗。

“立虹为记”，这个我曾经用过的一部评论集的书名，又于心
中浮现，如果诗集真的要有一个题辞，作为这部诗集的扉页之
诗，那么它，同样，当之无愧。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1月8日，由湖南省
作协、湖南大学联合主办，湖南少数民族文学研
究中心承办的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高峰论坛
在湖南长沙举行。湖南大学党委副书记陈伟，湖
南省作协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游和平出席并
讲话。罗宗宇、石一宁、谭桂林、何平、陈思广、刘大
先、赵雷、卓今、徐勇、晏杰雄、陈伟华、任美衡、吴
正锋、马新亚等专家学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
式展开研讨。

与会者从全国视野与地方路径讨论湖南当
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历史及现状，充分
肯定湖南少数民族作家们所取得的创作成就，同
时也从人性、哲学、历史的高度，期待湖南当代少
数民族文学创作超越地域、民族的界限，进一步
强化创作的时代性和普遍性。大家还围绕民族身
份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等命题进行交流，认为在民
族文学研究中，当然可以探析一些作家作品的民

族性，但要认识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一些
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与其民族背景没有太大的
联系，不可随意乱贴标签。

论坛还围绕土家族作家蔡测海长篇小说《家
园万岁》《地方》、回族作家马笑泉的长篇小说
《迷城》《放养年代》和短篇小说集《回身集》《幼
兽集》进行重点研讨。大家表示，蔡测海的小说
在一个叫“三川半”的文学地理中展开叙述，将
其中的人、事、景、物、情等分割成一个个小的叙
述单位，各章之间看似疏离，又暗中交织，形成
一张绵密的大网，融入作者对理想故土及其人
物的热爱与悲悯。马笑泉的小说无论是题材还
是技巧，一直在求新求变。他善于将人物塑造与
情节铺陈结合起来，擅长叩问和描绘人物的心
灵世界，塑造出一批生动的人物形象。他笔下的
故事和人物体现着作家对于现实生活、传统文化
的辩证思索。

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高峰论坛举行 本报讯 1月10日，由中宣部对外推广局指导，五
洲传播中心、吉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与法国高山
电视台（France Mont Blanc 8）联合制作的两集纪
录片《粉雪奇遇》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首
播。该片通过邀请中法两国滑雪运动达人分别前往对
方国家的粉雪胜地——中国吉林省与法国萨瓦省，采
用手机连线与极限挑战的形式，探索长白山和阿尔卑
斯山“同纬度粉雪”的独特魅力，展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之美。

据介绍，《粉雪奇遇》拍摄制作耗时3年。主创团
队在极端环境下锐意创新，带领观众体验独具特色的
冰雪文化，体现中法两国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寻求共同
发展，生动诠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该
片2021年12月在法国高山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后，
引发热烈反响，观众纷纷表达了对中国冰雪文化的赞
叹和喜爱。此次国内播出采取台网联动模式，在央视
首播后，还将持续联动多家卫视和主流视频网站、新媒
体平台接力播出，力求让冰雪文化全面覆盖不同圈层，
为喜迎北京冬奥会烘托氛围。 （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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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14日，由中国歌剧舞
剧院出品的舞剧《南苑秋风》在北京顺
义大剧院举行全国首演。该剧取材于
明清时代的燕京十景之一“南囿秋风”，
以清朝王公贵族的狩猎活动等真实的
历史背景展开创作，讲述了一段爱恨情
仇的故事。独特的视角和交互式多媒
体技术等多种舞台手段的创新表达，给
观众带来艺术的享受、精神的震撼和思
想的启迪。

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9年度
资助项目，《南苑秋风》既展现出北京的
古典风貌，又传达了爱与和平的主题，
在艺术审美上独具新意。该剧由陶诚
任艺术总监，许宁任舞蹈总监，赵海风
编剧，王家鑫任总导演，郑子豪任副总
导演，秦洪宇作曲，贾雷任造型设计，王

家鑫、杨峥、陈炳睿等主演。王家鑫介
绍说，该剧在舞台多媒体制作过程中创
新性地引入了全息投影、动作捕捉、实
时交互三种视效技术，让影像打破空间
的局限，观众可以直观感受到演员与光
影之间行云流水般的配合和沉浸式的
美学体验。

据悉，此次演出是中国歌剧舞剧院
与顺义大剧院在剧目创排方面的首度合
作。在即将开展的“顺义文化惠民演出
季”中，中国歌剧舞剧院将继续为顺义地
区的观众带来冬奥交响组曲《冰雪相约》
和舞剧《英雄儿女》的精彩演出。未来，
顺义大剧院将不断夯实“首演剧院”定
位，引入更多首演剧目，为团方的巡演保
驾护航。

（王 觅）

中国歌剧舞剧院推出舞剧《南苑秋风》

召唤柔韧而坚定的诗歌力量召唤柔韧而坚定的诗歌力量
□□郑祖龙郑祖龙 这

就
是
生
活

这
就
是
生
活

□□
何
向
阳

何
向
阳

邹世奇是新晋小说作者，来自江苏南京。她的小说处
女作《犹恐相逢是梦中》发表在《边疆文学》2018年第4期
上，据说是她在博士论文完成之际写就。小说集《无穷之
夏》收录了她近年创作的11部短篇小说，除了前两部小说
《雕栏玉砌应犹在》《犹恐相逢是梦中》关于古代生活，其他
9部作品都是关于当下女性的日常生活，整体而言，小说
集的主人公职业是中学女教师。这意味着小说集内在里拥
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从基层女教师的困扰、疼痛、迷茫，勾
勒我们时代普通知识女性的精神成长轨迹。

读这些作品，会首先想到这位写作者的文学素养，从叶
兆言的推荐语中可以得知，邹世奇“出身古典文学专业，有着
熟读唐诗、宋词、《红楼梦》的玲珑心思和悲悯视角，其小说显
示出不俗的智识视野、审美品格”，熟读唐诗宋词使作者的小
说意境颇为典雅、含蓄，带有某种不属于这个时代的矜持。

我对小说集同名作品《无穷之夏》印象深刻。女主人公
竹青生活在县城，是位中师毕业的女教师，通过参加成人
自考的方式获得了本科学历，一心向往远方。带大学生实
习的年轻老师沈岩闯入了她的生活，并且与20岁的竹青
产生了暧昧之情。之后沈岩对情感开始敷衍。故事并不复
杂，很像“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之类故事的重写，但这部作
品在表现手法上也有一定新意，新意在于小说在讲述伤心
故事时，使用了“诗情画意”的笔法。因此，女主人公伤心也
是伤心，痛苦也是痛苦，但几乎没有控诉和哭号。相反，小
说中显露了一种清醒，她清醒地分析自我和他人，以至于
疼痛和失望也变得不那么激烈了：“在痛苦的汪洋中载沉
载浮，她必须抓住点东西。慢慢地，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
放大、闪烁如星辰——李竹青没资格期待一个理想中的爱
人，她只能自己成为理想中的人。是的，这念头就是她抓住

的东西。”“她只能自己成为理想中的人。”这是失恋女人的
醒悟。在这一段落中，叙述人使用了理想这个词，关于理想
中的爱人和理想中的自己。理想一词照亮了这一文本，使
小说气质卓然，也使女主人公气质不凡。

这位女教师，在不同的小说里名字并不相同。在《无穷
之夏》和《晚点》里，她叫竹青，在《看见彩虹》里她叫小晗，
在《阳光绿萝》里叫书雯，《原点》里她叫清如……不同小说
主题互相呼应，完整勾勒出了这个女性的生活轨迹：中师
毕业，努力完成本科及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从而完成了身
份和阶层的飞升。一篇篇作品读来，最终会被书中女主人
公某种不屈不挠渴望远方的精神打动。这种对远方的渴望
使读者无暇挑剔小说技术的瑕疵而被女主人公的精神追
求所打动——这位不断渴望逃离平庸的女人，如此与众不
同：即使有机会调到县委宣传部依然选择回到中学教书；
即使身边有个帅气的对她一往情深的男人胡大勇想和她
结婚，但大龄的她依然要说不。

许子东在推荐语中提到邹世奇让他想到张爱玲的面
影，的确，尤其是那篇《让我住在裙子里》，让人不得不想到
《第一炉香》。但是，虽然说一些处理很有张氏笔法，但这种
处理与其说来自作者天性不如说来自作者的后天习得，换
言之，邹世奇是温柔敦厚、哀而不伤的写作，因为她对生
活、对世界抱有善意和温度；她虽然知晓世界的恶与阴暗，
但并未尝试表现在她的作品里。

换句话说，邹世奇的小说是温良的，让人感到温暖和
治愈。一如《晚点》里，《无穷之夏》的男女主角沈岩和竹青
再次出现。辜负了爱情的沈岩并没有活得幸福，他遭遇了
背叛和抛弃，再次想念竹青。他读到《无穷之夏》那篇小说
后主动给竹青拨打电话，却发现她已研究生毕业成为了大

学老师，并且组建了美满家庭。这样的结尾再次让人意识
到，邹世奇是心中有“信”的写作者。她相信爱情，并且相信
心中有爱的人最终能得到幸福。在这里，爱情被邹世奇提
纯了，爱情之于她笔下的女人来讲有如光的存在，远方的
有神性的爱情在照耀“她”的生活。表面看来，爱情在这里
面并不美满，但却是拯救“她”脱离平庸的方式。说到底，这
是古典主义视角，这种古典主义视角不仅使作品中有了某
种古典意味，更有了古典意义上对于爱情的理解。

世俗意义上的物质困窘没有真正困扰邹世奇笔下的
女主人公，而只有生活的单调、周围人物的平庸以及爱情
的不完满让她笔下的人物惆怅。当然，惆怅也只是暂时的，
这位女性会依靠写作或者考试改变命运。《无穷之夏》使我
们看到了这个时代女性摆脱情感泥泞的一种方式，使我们
看到基层知识女性如何依靠知识和考试获得成长和自由。

这些年来，因为编选《中国女性文学年选》、主持“女性
文学好书榜”，有机会阅读大量当代女性写作者的作品。慢
慢会发现一种现象，在那些刚刚起步的女作者笔下，有着
我们时代最朴素的女性生活、女性心路历程，也许看起来
没有那么戏剧性和惨烈，没有那么强烈的女性意识，但却
是真实的存在。正是这样的女性生活、女性声音及其对爱
情的理解，构成了我们时代女性生活的底色和质感。

邹世奇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吴俊
在推荐语中说，“这样的写作在当下是独特且有价值的。”的
确如此。这些小说让我想到，虽然邹世奇的小说作者身份是
突然而至的，但关于情感、关于理想的故事应该一直在她的
心底埋藏，直到有一天被某种无法言喻的东西召唤，才有了
这一系列作品问世。我的意思是，邹世奇她写下的是基层知
识女性的情感密码，以及她们关于远方与自我的想象。

■第一感受 “她只能自己成为理想中的人”
——读邹世奇小说集《无穷之夏》 □张 莉


